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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荣村是横沥镇的一个行政村。
省道S259线从村前穿过，一边是

东江，一边是村庄。全村面积 7.5 平
方公里，形似一把东高西低的躺椅，
把吴、曾、林、徐、叶、薛 6个姓氏村民
紧紧拥在怀中。这6大姓在历史的长
河里，从不同的地方聚集一起。他们
在这一片土地上谋生存，互相帮助，
互相关心，有的义结金兰，有的相互
通婚，不似一家人胜似一家亲。如
今，全村共有578户 2658人。

新荣村虽然地处偏僻，但这里山
水林田湖草相间，风景宜人，如一幅
优美的画卷令人流连忘返。村前，东
江日夜奔流，清澈的江水养育了一代
又一代的村民。村后，是绵延起伏的
山丘，如弓背似扇面，保护着乡村的
平安。山丘上植被茂密，野花怒放。
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相互交织，
形成绿色屏障，成为小鸟们放声歌唱
的天堂。

站在山丘往下看，由远及近，最
亮眼的是东江。惠州的母亲河，从江
西寻乌一路逶迤而来，挟泥带沙，锐

不可当。进入惠州境内，地势开阔，
水流渐缓，水面漫漫。新荣村这一
带，江水由北向南，形成铺开的白练，
蔚为壮观。江边有一小山，形似虎
啸，故取名“白虎山”。江水在这里受
阻，形成一个江湾，就是东江“十大
湾”之一——有名的“长蛇湾”。其湾
回水较深，波浪平稳，各类鱼群聚集，
在此产卵繁衍。所以，最开始到新荣
落户的吴姓，是以打渔为生。随着时
代的变迁，渔网、渔船逐渐淡出人们
生活。

从江边到村口，是一片滩涂地。
夏季雨水充沛时，河水暴涨，淹到最高
处，村民们便以此为线，搬来泥石砖
块，筑成堤坝，护卫家园。待洪水退
去，回归平时段位，这裸露阳光下大面
积的滩涂，便成了理想的种植之地。
沙土细腻，易耕易种，稍施农家沤肥，
底墒便如同浇了油般倍增。数百年
来，滩涂地都是农作物的丰产区。玉
米、花生、甘蔗等，轮流播种，你方唱罢
我登场，丰收的果实随着滔滔江水被
带到县城，在那灯红酒绿的大街小巷

中，展示出自身特有的味道。
然而，江水也并不是年年都温顺

可人，大自然都有冷酷与无情的一
面。至今，还有老人记得上世纪中叶
的那场洪灾，提起来仍心有余悸。那
年5月，异常闷热，天气有些反常。大
暴雨一场接着一场，山川、河流、小溪
的积水都涌入东江。才几天的时间，
江水已涨到最高位，防洪堤坝岌岌可
危。有远见的长者急忙通知村民，让
大家扶老携幼往后山转移。还没等
人们全部撤出，洪水便决堤而下，一
路咆哮着扑向村庄。不多时，便吞没
了庄稼、猪舍、牛栏，低矮的土房在霎
时倒塌。昔日热闹非凡的村庄，全部
淹没在洪水之中。两米多高的大队
办公室（当时最好的火砖房），只能看
到翘起的屋脊。

幸好，没人伤亡。这是不幸中的
万幸。

自那年后，东江沿岸的堤坝逐渐
加宽加高，形成现在“双向奔赴”的沿
江公路，既能抵御洪水，又盘活乡村交
通网络，极大方便了沿途村民的出行。

从后山流下来的溪水，在村中形
成一条沥（水沟），直达东江。涓涓细
流，自惭形秽，但江河不嫌，纳入麾
下。这沥，由此也算得上是东江小小
的支流了。

沥如其人，需有字号。村民称之
大王沥。

大王沥的水比较清澈，能看到软
泥上的青荇，在 水 底 招 摇 ，小 鱼 小
虾，自由嬉闹。自古以来，中国人都
视水为财，有水就有生机。村民房
屋沿沥而建，并筑码头于水边，可挑
水浇园，可浣衣洗脸，可拉网划船。
布帛菽粟，一日三餐，都与大王沥结
下不解之缘。 有了大王沥的滋润，
整个村子便显得日益灵动。住户人
家 ，与 沥 相 连 ，居 所 内 外 ，动 静 彰
显。举目四望，蓝天之下，河流山
川，稻田菜园，绿茵遍野，生活空间
得到无限扩展，生活的诗意令人浮想
联翩。

得益于江水的润泽，以及传统文
化的继承，这里人们远离城市的烦躁
和喧嚣，享受江风吹来的慢时光，把

修身养性，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演绎
得淋漓尽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
归。父老下田去，童稚送茶汤。男耕
女织，互助互帮，其乐融融。据说，几
百年来，6大姓从没发生过械斗，没有
恃强凌弱。当然，小吵小闹小纠纷是
有的，那只不过是朴实与原始生活的
一种点缀。山美水美，各美其美，种
种机缘巧合，这里盛开出让人意想不
到的“长寿”之花。

据 2024 年夏季统计，全村 60 至
79 岁的老人有 422 人，80 至 99 岁的
老人有 99 人，100 岁以上的有 5 人。
如果按照联合国评定“世界长寿之
乡”的标准，每百万人口中要有 75 位
以上的百岁老人，那么新荣村的长寿
指标早已遥遥领先了。

新荣，欣欣向荣之村，在江风的
吹拂下，看起来很不起眼，细品却又
不简单。它把不同历史阶段的寥落
与沧桑堆积起来，用坦荡的人生进行
打磨，已形成自己特有的印记与品
性，从代代相传的家风家训中走向了
诗和远方。

（接上期）几个月前的一天，李彪
带着几个随从潜入水东街，进入何云
彰的商行。何云彰见洪门大爷登门，
不敢怠慢，拿出最好的明前茶请李彪
品饮，又到阅江楼置一桌酒席，海味
山珍，让李彪大饱口福，临走还奉上
纹银一百两，权作“路资”。

何云彰思忖，如果货物是李彪所
部劫掠，那一定是误会了。因为李彪
等不是那些专门打家劫舍，滥杀无辜
的盗贼，而是活跃在东江两岸的洪门
会党，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因为他知
道，东江洪门会党主要是指天地会，
包括惠州各个历史时期的三合会、三
点会、添弟会等，发轫于明末清初之
际，兴盛于雍正、乾隆之间，两百年来
从未间断。洪门会党早期活动，主要
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至乾隆末年林爽
文起事失败后，由于反清复明无望，
遂转为强调内部经济互助，政治意味
日趋淡薄；至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兴
起，其强烈的反清意识复炽，官府遂
对其实行围剿杀戮，故洪门会党视官
府为“死对头”。所以在上一次东江
劫案中，搜出黄某印绶知其为官吏
后，即将其砍伤至毙，并掷入东江水
中，以泄其愤。而对一般搭船乘客，
却不加伤害，只是搜掠财物而已。

然而，当冯管家再说出一番话
来，何云彰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冯坤说：“老爷，这次我找到了李
彪的贴身护卫，请他吃了美味佳肴，
灌了他一肚子东江烧后，他才在半醉
中道出了这次劫船的实情。这位护
卫说，那次他随李彪到了东江商行，
品了佳茗，赴了盛宴，临行还赠予路
资，李大爷甚为满意。但是他们刚刚
离开惠城地界，就遭到官兵追杀，一
路上甚是凶险，其他几名护卫都被官
兵杀害，只有他拼死护着大爷逃回了
苏村，一百两银子也在逃跑中丢失
了。”

冯坤喝口茶，喘口气，又接着说：
“那个护卫讲，逃回苏村后，李彪前思
后想，认定是老爷您勾结官府加害于
他。先是满酒快肉地款待，还厚送盘
缠。暗地里却密告了官府，在半路上
截杀他，说那姓何的真是狼心狗肺何
其毒也！”

何云彰闻言顿足道：“真是天大
的误会啊！我何云彰是这样的人
吗！”

冯坤说：“我也对那位护卫说何
老爷不会是这样的人。可那小哥说，
他也曾对李彪说起，何老板一脸忠厚，
不会是那样的人吧?可李彪说，知人知
面不知心，那何云彰是商会会长，都知
道他与知府张联桂交谊颇深，想想，他
不与官府勾结，不给官员行贿，不同
流合污，这会长能让他去干！再说，
他想要再得官府宠幸，继续在惠城商
界呼风唤雨，那还不密告诛杀我们这
样的乱党，去邀功请赏吗！”

何云彰听毕长叹一声：“嗨呀，人
之猜忌，匪夷所思，真是跳到黄河也
洗不清了！”

何云彰想了一想，对冯管家说：
“看来，我要亲自去趟苏村，去向李彪
作一番解释了！”

冯坤道：“此事我亦仔细想过。
我认为李彪对您猜忌这么深，恐一时
难以奏效。我建议找一个人来商议
一番，可以少走弯路。”

何云彰问：“那，你说找谁?”
冯坤定了定神，缓缓说出了一个

人的名字。
何云彰听了眼睛一亮：“好，怎么

没有想到，你快去把他给我叫来！”
冯坤答应一声，一溜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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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诗择婿一姻牵

冯管家说的这个人是谁?他就是
翟火姑起义时平东王何亚黄的二儿
子何浩天。

二十多年前，何亚黄受伤被俘，
拒不屈服，被押至十字街头斩首示
众。何氏族人何云彰带着八岁的小
浩天到了行刑现场，目睹了他父亲喋
血街头的场景，在心头埋下了仇恨的
种子。

光阴如白驹过隙，一转眼二十多
年过去了，何浩天已由一个懵懂少
年，成长为一位青年才俊了。

当年从刑场回来后，也许是祸
不单行，浩天的母亲因悲伤过度，很
快就命归九泉，而兄长在洪水到来
时抢收庄稼，不慎被洪峰卷走，尸骨
不存，浩天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孤
儿！好在何氏家族共同承担起了养
育小浩天的责任。何泽如三兄弟视
小浩天为己出，不但轮流照顾小浩
天的饮食起居，嘘寒问暖，呵护有
加，还出资让他进了私塾。何浩天
本来就天资聪慧，因身世坎坷，族仇
家恨，更让他悬梁刺股，发奋苦读。
很快，何浩天就在同窗学子中脱颖
而出，不仅饱读诗书，诸子百家无一
不涉猎，诗词歌赋无一不通晓，而且
对世事纷争、国运兴衰、人情世故都
有自己的见解，常常是纵谈世事，举
座膺服。然而，何浩天决不去考取
功名，因为他与这个腐败的清王朝
有杀父之仇！而且，他深知，这个封
建王朝已经气息奄奄，来日不多了！

成年之后，何浩天满腹诗书，总
得派上用场，于是他到一间私塾去
当了塾师。到了求偶之年，他娶了
一位富商的女儿宋灵燕为妻。

（待续）

妈祖是海上渔民的守护神，妈
祖庙也应该建在望得见大海的地
方，但奇怪的是，在博罗县石坝镇，
距离大海百多里的内陆，也矗立着
一座妈祖庙，庙会时间比别处也早
了一天。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是从妈祖说起吧。妈祖在
历史上确有其人，她是北宋时福建
湄洲岛人，农历三月二十三出生在
都巡检林惟悫家，这一天，就是各
地妈祖庙会的时间。从出生到满
月，她从不哭泣，于是取名林默，也
叫林默娘。默娘生性善良，一心帮
助渔民，直到 28 岁救人遇难。默
娘生前备受尊崇，逝后即被建庙供
奉，称为妈祖，还有“天后娘娘”等
尊称，在闽南语中，妈祖是祖母的
意思。如今世界各地的妈祖庙已
接近6000座。

石坝妈祖庙的修建，却另有渊
源。

元末明初时，有一批陕西蓝田
人为躲避战乱，辗转来到博罗，他
们看到这里土地肥沃、河汊纵横，
一片和平安宁的景象，从此在这里
扎下了根。离开故土久了，为了排
解对家乡的思念，他们把这里也叫

做蓝田。
有一年农历三月二十二，石坝

有个渔夫在蓝田河用吊网捕鱼捞
虾，却捞上一尊木雕像，渔夫顺手
将雕像丢回水中，雕像却又漂进渔
网，几次三番都是这样，渔夫感到
这雕像不同寻常，似有神明依附，
于是对雕像念道：“天灵灵，地灵
灵，不知是哪路神仙和圣人，若能
保我多打鱼，我定设坛拜祭谢神
明。”

然后他连下几网，竟连连爆
网。渔夫十分高兴，便将雕像请回
家中，虔诚供奉起来，同时，他也把
这件神异的事情告诉了其他村民，
引起了轰动。邻居家母猪不见了，
到处寻找，一无所获，也跪求雕像
指点：“天灵灵，地灵灵，我家母猪
下落不明。若能指点迷津帮我找
猪转，我定倍加香油拜祭表衷情。”
念完后求签，签文直指东北方，邻
居按照指引，很快找到掉进水坑的
母猪，还在有气无力地扑腾，爬不
出来呢。

从此，附近村民常来拜求这雕
像，雕像也总是有求必应。后来，
有人路过蓝田，认出了这是妈祖的

雕像。当地百姓便商议，在雕像出
水的岸边，建了一座妈祖庙；又共
同约定，将捞起妈祖雕像的农历三
月二十二，定为庙会时间，这就是
蓝田天后宫祭祀妈祖，要比其它地
方早一天的原因。

从此以后，博罗石坝，还有临
近的麻陂镇、河源市埔前镇的百
姓，都到蓝田天后宫赶赴庙会，并
衍生出了这样的俗语：“埔前是外
家，石坝是亲家，蓝田是屋夸。”屋
夸是自家的意思；因为妈祖，大家
从此有了地域之亲：屋夸、外家、亲
家，三家都是亲人家。

每年天后宫打醮时，都会人山
人海，人们请出妈祖雕像巡游。妈
祖巡游第一天在蓝田“屋夸”，第二
天前往埔前镇“外家”，第三天再到
石坝镇“亲家”。妈祖巡游时，鸣锣
开道，鼓乐震天，鞭炮齐鸣，万人空
巷。人们在天后宫庙堂前舞狮、舞
龙、舞春牛，做大戏三天。庙会期
间，海外侨胞也前来参加活动，热
闹非凡。

就这样，妈祖庙在博罗落了
户；妈祖的传说，也给博罗民俗文
化增添了璀璨的一页。

钟志良是惠州近年来快速崛
起并成长成熟的小小说作家。钟
志良虽然于2019年才开始写小
小说，但其创作经历要追溯到上
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他的诗作经
常见诸报刊并入选多种诗歌选
集。钟志良重拾文学爱好，由
诗歌转向小小说，可以说是得
益于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也
得益于“惠州小小说大课堂”这
片沃土。

钟志良的小小说大多扎根
于他所熟悉的生活，其小小说
创作的原发性力量来自他生长
的乡土和成长的职场。因此，从
题材上划分，钟志良小小说中

“乡土题材”和“职场题材”两类
作品的特点非常突出。这种“经
验创作”，让钟志良的小小说具
有非常真实的生活体验，也给读
者一种质朴与真实之感。

无论是主打的乡土题材和
职场题材，还是关于家庭、婚恋
等的其他篇什，钟志良小小说
大多关注普通人物，书写普通
人物的心理和品质，彰显普通
人物的真善美，给人一种从善
向上的温暖和力量。如乡土题
材《鸡冠子》中，写了汤博鹄和
罗秋香夫妇分到“既偏僻又贫
瘠的矮坡寨”这片责任山后，甘
愿吃亏，通过勤劳开垦，把矮坡
寨变成了致富的“风水宝地”。
更难能可贵的是，十多年后，

“因修高速公路”，“刚好从矮坡
寨经过”，“汤博鹄夫妇拿到了
五十多万元的补偿费”后，却把
这笔钱“给村里办点实事”。这
篇小小说的开头说，矮坡寨“因
形状有点像公鸡的冠子，又被
称为鸡冠子山”，在文章的结
尾，“罗秋香说，心痛什么，这笔钱
本来就是公鸡的冠子——外来

肉”。首尾呼应，写实与写意相结
合，小小说的文学性得到了提升，
人物形象也跃然纸上。值得关注
的是，钟志良写乡村振兴题材，以
平民的视角，从小处入手，书写这
个大时代的普通人物。像《杜鹃
花》里的杜娟，她是“青云嶂的第
一个女大学生，主动放弃城里舒
适的生活，辞职回乡当农民”，面
对父母的不理解，她说，梦到太奶
奶对她说：“你读了那么多书，这
书不能白读，要给青云嶂的父老
乡亲做点实事。”像《“老抠”》里的
老陆，“没人叫他老陆，而是叫他

‘老抠’”，足见其吝啬程度，但对
母校的捐款却是毫不含糊的大
方，他的理由也很简单，他之所以

“抠”，是要“抠”下来捐给母校，以
感恩班主任当年对他的帮助，让
他没有因为贫穷而辍学。钟志良
小小说里的这些角色，他们支持
家乡建设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
他们对家乡一往情深是相同的。
通过这些小小说，或许我们还能
品读到作品背后是作者的“还乡”
情结。

钟志良写乡村题材，塑造乡
村人物，既写过去，也写当下，如
《劁猪匠老蔫》《护林员“猎狗”》
《二叔》《叔叔的婚事》《杜鹃花》
《“老抠”》《鸡冠子》《绽放》等，体
现了新时代农村的发展与变化。

在写城里的生存状况方面，
他有《上课》《萧英俊》《工蜂》等作
品。说到城里的生存状况，在这
里不得不提钟志良的“职场小小
说”。前面提到，在钟志良的小小
说创作中主要有两类题材——

“乡土题材”和“职场题材”。钟志
良相当一部分“职场小小说”，写
的是一些小职员在职场的生存状
况或精神困境的篇什，如《饭局》
《酒局》《上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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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对瓜类情有独钟：“香
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
色，刨去皮，则瓜肉浓绿，籽赤红，
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
蜜’、虾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
黄瓜香……”读之，颇有“微雨从东
来，好风与之俱”的淋漓兴会。

乡间青瓜小巧玲珑，色泽温
碧，纹路清晰，隐逸着一份轻盈和
厚重，入画悦目。天青色，烟岚
薄，窈窕村妇挑着鲜嫩香瓜在路
边叫卖。她们软软的步子，水蒲
般的腰肢，一副青竹扁担直晃悠，
甜脆的吆喝回荡在长街短巷，音
韵绵长。

在掌形的叶片间，冬瓜西瓜腆
着肚子，孕妇一般，有点骄傲而羞
涩地躲在叶丛间，偷窥着你，期待
着你欢喜地采摘。吃着现摘的瓜
儿，满腔满腹，都是对晚风蝉鸣与
土地辛劳的感激。

青皮香瓜脆甜，黄皮香瓜香
腻。水瓜皮上有绿色杠杠，纹如蟒
蛇。水瓜洗净，切成筒状，剜去瓜
瓤，甜润水嫩，甜如蜜糖，缱绻温
馨。菜瓜适宜腌吃，切成薄片，盐
渍后淋上麻油，水汪汪，脆刮刮，佐
粥特佳。切成条状拌蚕豆瓣烧汤，
味蕾立陷鲜美沼泽中。

香瓜弹指即破，幽香直扑鼻
翼，轻轻一击，一股压抑许久的浓
香伴着一声脆裂立刻喷涌而出。
咬上一口，便沉醉在了那日精月华
酿成的甜蜜里。黄黄的瓤子溢出
来，用力一甩，瓤子溅出很远。咯
嘣一咬，喀哧喀哧响，那份香甜脆
嫩，令人齿颊生香。

颀长黄瓜入口，清凌凌、绿蒙
蒙的青气弥漫开来，让人想起旧书
卷，满纸秀润。黄瓜入菜更是酱拌
爆炒焖，变着花样吃，横竖都行。

丝瓜缄默平静，与荤相遇，绿
肥红瘦，铺陈一锅锦绣，衍生一片
明媚。丝瓜有种温润风情，口感清
而不淡，独得一份幽远和清逸。

冬瓜憨厚笃实，外罩白霜，内
容丰富，是夏季熬汤佳品。冬瓜海
带排骨汤，撒点虾米，入口甘鲜。
冬瓜粥清凉甘冽，清润宜人。冬瓜
以清素美味，滋润着我们宁静安逸
的生活。

西瓜外表圆熟，内心甜美。炎
炎夏日，酷暑难耐，吃块西瓜，暑气
顿消，真是妙不可言。黄昏时浸入
井水，取之剖食，冰镇清凉袭满全
身。霞光下，洋溢着田园诗情。

村里人种瓜，多半自家享用，
或送给四邻亲友。夏日晌午，村边

公路上总有打着遮阳伞、面色黝黑
的农妇在卖瓜。人与瓜相映成趣，
如妙手偶得的水墨小品。她们殷
勤地吆喝着，满是虔诚与期盼。我
驻足挑买，满揣农人的激动与欣
喜，践行基本的善良。

有的香瓜、黄瓜拳头般大小，
生吃嫌苦，摘下来洗净、剜瓤，腌
在盆里。几天后，再捞上来曝晒，
曝晒干瘪，嘎嘣爽脆。腌瓜子脆
嫩，糅合夏日清风晨露，一派田园
风味。

青南瓜可切丝拌红辣椒爆炒，
入口清鲜爽嫩，乡野菜肴弥漫清欢
之味。南瓜磨盘般敦实，有岁月安
详之感。喝一口南瓜粥，糯软甘
甜，最是暖心熨帖，顿生暖老温贫
之感。

清晨，盛上一碗黏稠稠的绿豆
粥，搛上几块酱瓜子，喝一口粥，嚼
一块腌瓜子，那个香脆，那个嫩滑，
叫人喝得鼻尖冒汗，满脸春色。嘎
吱声有如冰河乍破、古琴轻弹，夏
日的溽热便消遁于无形。

瓜蔬是神奇、多情的物种，总
给人一种饱满、喜悦之感。夏天黄
昏，豆棚瓜架，品咂瓜蔬，内心清
欢，天地高远，乡愁涌动，灵魂自然
有了瓜果香甜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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